
本报记者强晓玲、张博令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七日电……共和国人
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
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
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

　　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
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
师及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
匪军逃至清川江以南。”

　　这是 1950 年 11 月 7 日，新华社播发的志愿
军入朝作战第一条电讯，也是 10 月 19 日志愿军
入朝作战后，我国第一次公开披露志愿军参战情
况的战报。
　　“新华社这篇《朝人民军在中国志愿部队援助
之下已在朝鲜西北部取得重要胜利》电讯消息一
出，即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新闻头条，给了包括美国
在内的‘联合国军’各参战国极大震动。11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
　　在新华社社史馆二楼的展厅里，除了上述文
字，还摆放着当年电文的手写原稿，战地记者的笔
记本、记者证，以及获得的各种军功奖章，还有战
场上用过的电文发报机……
  在北京佟麟阁路新华社大院的这座古建筑
里，不仅陈列着当年新华社记者奔赴抗美援朝战
场的相关文物史料，更有刻在烈士墙上的雕像和
不朽的名字。
　　总喜欢过来转转看看的朱承修老人，如今身
体已大不如前，面对新华社后辈记者的采访，90
岁的他，思绪沉浸在 70年前的峥嵘岁月中。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华社先后派
出陈伯坚等 50 多名记者、编辑赴朝，组建了新华
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这是新华社历史
上首次向国外大规模派出记者采访报道。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是唯一从总
部到各兵团有系统机构的对外报道单位，另一个
新闻机构《志愿军报》是部队内部报纸。”朱承修在
回忆文章中写道。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1951 年和 1952 年两年
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
讯、述评约 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 40多篇。
　　新华社记者奔赴前线，将生死置之度外，用笔
和镜头记录那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新华社发
自朝鲜的一条条电文，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
进程和基本形势，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及其失败，广为传播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
战的英雄事迹，始终感召、鼓舞和激励着出征战士
和国内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爱国情怀，
直至最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关于上甘岭战役报道，采写播发的黄
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人物报道在
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高级
编辑万京华，1994 年开始从事新华社社史研究，
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报道相关研究。她说，“新华社
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除志愿军总
分社外，还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开城谈判期间参
加我方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和中国记者团的人员，
此外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记者。同时，新华
社还分批派出许多报务员、机要员、译电员等赴朝
鲜前线工作。”
　　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经
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其中 7 位新闻工作者牺牲，
100 多位记者、编辑和报务、机要人员获得了朝鲜

二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
　　 1992 年 10 月，时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
的朱承修重返朝鲜桧仓，专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陵园，为与自己同批入朝的郭普民、高健飞，
以及后来牺牲的刘鸣等烈士献上鲜花，深深鞠躬，
并长久伫立。朱承修说：“在那寂静幽深的山谷里，
眼望长眠朝鲜战场的同事们，那是一种难言的情
感……”
　　 70 年弹指一挥间，追思从未远去，让我们走
近朝鲜战场上这群塑造“最可爱的人”的新闻工作
者，走近这支以笔为枪保家卫国的“笔墨劲旅”。

“战歌”是这样唱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出自新

华社的报道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1 年 8 月，朱承修和新华社其他记者编
辑，像大多数志愿军战士一样，就是唱着这支《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奔赴朝鲜战场的。而这支激昂
铿锵、动人心魄的“战歌”，正是源于新华社的一篇
报道，采写这篇报道的是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
　　 1950 年 9 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大举越
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悍然轰炸了我国境
内的一些村庄。
　　此时，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陈伯坚已从新华
社三野总分社调到总社军事组工作。10 月 2 日，
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找陈伯坚谈话，告知由于形势
的发展，组织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
　　 10 月 12 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
安东（今丹东），到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
治部报到。
　　期间，在某炮兵部队战前动员的采访中，连队
墙报上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诗引起
陈伯坚的注意，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在文字上略
做了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
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
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
　　很快，应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0月中旬，陈伯坚随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进行战地
报道。此前在安东部队采访记下的那首诗，始终萦
绕在陈伯坚心头。
　　“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二十五日电　‘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
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
败美帝野心狼！’——— 这是记者在前线上的中国
人民志愿部队中听到的广泛流传着的一首
诗……”

　　 1950年 11月 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的
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自己曾抄录的那首诗。次日，
《人民日报》刊登题目为《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几个战士的谈话》，并将这首诗编排在报纸醒目
位置。
　　报道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
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战歌》。由于当时报道中并未提及诗的作者，也
未署记者名，“战歌”发表初期，词作者署为“志愿
军战士”。
　　“1951 年 3 月，陈伯坚从朝鲜战场回国休整，
总政的工作人员找到他，说要把这首歌曲获奖的

一笔奖金发给他。”陈伯坚的夫人胡修亚生前曾对
前去采访的万京华说。
  原来，工作人员在查询歌词作者时，听当时正
在北京的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刘桂梁说，作者可
能是陈伯坚，“因为他曾在安东听陈伯坚当面诵读
过此诗。”陈伯坚听后赶紧向来人说明，自己不是
诗歌作者，“真正的作者是某炮兵部队的连指导
员，但部队番号和姓名已不记得了。”正是根据陈
伯坚提供的线索，后来有关部门终于找到了这首
诗的原作者麻扶摇。

敌机下的总分社

  敌人扔下的炸弹离新华社编辑部只

有几米之遥

  “ 1950 年 11 月，在陈伯坚首批随军入朝后
不久，新华社以林麟为组长，李耐因、徐熊任记者
的九兵团记者组随军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战火
纷飞中采写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通讯报
道。”
　 “1951 年 1 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
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
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
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新华社进驻的矿洞坑道很长，还是两层的，
每层高和宽都有约 2 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
的空地。编辑部在上层，下层是机要。洞中生活不
见天日，又十分潮湿，‘嘀嗒嘀嗒’的渗水声，被大
家戏称为‘水帘洞’。特别是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
有害气体溢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发
现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在总分社担任编辑
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忆，“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
战，新华社记者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
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战线变化曾多次
搬家，直到 1951 年 4 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就
再也没有动过。桧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金矿，山上
多条被采空的矿洞和绵长的坑道成了防空好处
所，也是我们工作、住宿的地方。”
　　从入朝后到 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
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
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 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
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
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
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
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
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 20来步的山
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
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 20多枚炸弹。后来，
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 1952 年的 8
月 5日。
　　那时，工兵在洞外为总分社盖起了两个掩蔽
部，洞对面一个由机要室专用，洞口一个是编辑办
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块块厚大的石块垒起作
墙，门窗贴上白纸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
作。”
　　一天晚上 9 时左右，一架美军 B-29 轰炸机
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
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
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
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

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
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
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
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
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
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
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
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
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
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
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
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
打掉了。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异常危险艰苦，与敌机
周旋是常态，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专职副社长
普金对大家的要求依旧严格。“业务上要求编辑
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每一篇稿件都来之
不易，‘枪毙’稿件是大事，要尽量挽救。”朱承修
回忆。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商量
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
回来”。

“武记者”临危指挥战士歼敌

  著名军事记者阎吾被误为是指挥

员，“将错就错”成功指挥了战斗

　　“新华社朝鲜前线十三日电 美国骑兵第
一师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受到过多次的沉重打
击，但是，从来还没有遭到过像最近一次这样惨
重的杀伤。在范佛里特的‘秋季攻势’中，骑一师
在西线担负自铁原、涟川以西地区北犯的主攻
任务，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激烈作战，共被杀伤万
人以上。在战斗过程中，该师因伤亡惨重曾补充
兵员三次。骑一师被俘的官兵垂头丧气地说：

‘这是骑一师历史上最黯淡的日子！’
　　……”

　　这是 1951 年 11 月 13 日播发的新华社记
者阎吾的通讯名篇《痛歼美军骑一师》。
　　被称为“武记者”的阎吾，以参加战斗最多、
采写战地新闻最多、在前线组织战役性报道最
多，创造了我国军事新闻史上的三个“之最”。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位著名的军事记者曾写下
《守卫在汉江前线的志愿军英雄们》《临津江前
线的一个顽强的坑道战》《“打破疑虑，坚决回祖
国”》等军事新闻名篇。同时，更不可思议的是在
战地采访中，在指挥员牺牲的情况下，他临危指
挥战斗并取得胜利。
　　那是在一次随军的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
战场上指挥员英勇牺牲，而此刻敌军又一次向
我军扑来，没有了指挥员，仗还怎么打？
　　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阎吾身上背着望远
镜，误以为他就是指挥员，随即请求阎吾下命令
指挥战斗。
　　作为战地记者，阎吾始终跟随部队，清楚地
了解敌人，也知道部队的整个作战意图，并坚信
击退敌人，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
毅然指挥部队投入战斗。
　　随后，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
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阎吾又向部队首长报
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取得了
歼灭敌人的胜利。

　　“赴朝参战的新华社记者，不少都有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地采访经验，他们的骨髓里
始终坚信自己就是一名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朝
鲜战场上，为了完成采访报道任务，早已把生死
置之度外。”曾经采访接触过不少赴朝记者的万
京华说。

光辉的战斗，永远的电文

  新华社关于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使
“上甘岭”一词成为英勇无畏、浴血报国
的代名词

　　参加过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报道工
作的新华社记者李翼振曾回忆说：“我们的记者
下部队深入采访，与前线年轻战士吃住一起，不
怕苦累，不顾生死，甚至前进到离敌阵不远的我
军孤守前沿的哨兵岗位，亲切慰问最可爱的战
士。”
　　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使“上甘岭”一
词后来在中国长期成为英勇无畏、浴血报国的
代名词。
　　采写了《志愿军在上甘岭创光辉战例》等报
道的李翼振，曾经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报道，
回忆起“上甘岭”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这位老
记者曾感慨：“那可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
迹。敌人虽然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绝对优势，
然而，在志愿军将士们的顽强抗击下，却难以向
前推进半步。上甘岭成了美国侵略者的‘伤心
岭’。”
　　新华社记者王玉章在朝鲜前线采访的两年
多时间里，曾到过志愿军的 10 个军，朝鲜的东
线、中线、西线都去过，他曾在回忆中写道：“只
有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采访，同战士们在一起，
同甘苦共生死，才能同战士们心连心，才能体会
到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
心胸和情怀，才能体察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积极
性、创造性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来战胜拥有现代
化装备的敌人的。”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战俘遣返问题一
度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曾参加过遣俘报
道的高向明，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几
位女记者之一。她曾接受采访说，美方在谈判桌
上谎称朝中战俘“拒绝遣返”，要求实行所谓的
“自由遣返”，实际上是要用残暴手段扣留大批
志愿军战俘。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高向明和记
者王殊采写了反映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为反对
美方迫害扣留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美国将军的
供状》和《虎口余生》等通讯，同敌人的虚假宣传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谈判代表团用报
道中提到的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
留我战俘的阴谋。”
　　严寒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使一些前线记
者染上了疾病。
　　新华社记者姜庆肇在大德山采访时，与部
队战士们一起住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
里。不到 10 天，他就病倒了，腰直不起来，两眼
模糊看不清东西，经医生诊断是风湿病和夜盲
症，他坚决要求留在团卫生队治疗。
  “就是在治疗期间，他仍旧主动向医护人员
了解部队伤病员情况，并请卫生队领导同意他
每天采访一两位伤病员，根据采访的素材，他趴
在两块木板拼成的病床上，写下了反映志愿军
战士从来自祖国的家信中获得鼓舞和力量的通
讯《家信和喜报》。”万京华说。（下转 12 版）

  70 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在这场

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中，

新华社作为唯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

建立分支机构的国内新闻单位，共派

出了 100 多位记者、编辑及工作人员

赴朝

  耳边是隆隆的炮声，头顶是美军

侦察机，手中的笔仍在纸上沙沙作响。

通过设在“水帘洞”里的前线编辑部，

新华社发出大量的消息、通讯和述评，

国内民众得以了解战争形势，国际社

会得以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

  志愿军战歌歌词是他们“发现”

的；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儿

女”是他们“发掘”的；有记者甚至还临

危指挥了战斗……

  他们记录报道那段气壮山河的英

雄史诗，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有的入

朝 24 小时就牺牲了，有的在停战协议

刚签署后不久倒下了。7 位新华社新

闻工作者永远留在异国的土地上

  70 年弹指一挥间，追思从未远

去，让我们走近朝鲜战场上这群塑造
“最可爱的人”的新闻工作者，走近这

支以笔为枪保家卫国的“笔墨劲旅”   ▲抗美援朝时期，新华社先后派出大批记者赴朝参加新闻报道工作，图为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记者在朝鲜战地合影。前排右起：普
金、高向明、何友、陈伯坚、于逢源、朱承修、刘尔宁、何日红；后排右起：崔佳山、刘紫池、殷步实、戴煌、苏群、李方诗、王玉章、成一、徐熊、纪兆
璞、曾思明、谢芝麟、丁德润、路云、李翼振。

保家卫国笔为枪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新华社记者

  ▲上甘岭战役期间，国内报纸刊登的新华社
部分报道版面。

          图片来源：新华社社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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